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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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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长郭金龙一到台湾，即遭法轮功团体提告，媒体也纷纷对此做出报道（最上图）。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期间，他曾以执行“平安奥运”行动为借口，逮捕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王立军是一个酷吏，从他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民众包括异议人士的残酷迫害当中早已得出了结论。


◆邪恶机制造就出的酷吏


据报导，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后，王立军追随江泽民疯狂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劳教、判刑。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怀抱几个月孩子的母亲，全不放过。王立军还唆使手下酷刑折磨并使用警犬恐吓、撕咬法轮功学员，真正比恶犬还凶狠。王立军曾公开叫嚷：“现在杀人案都放下不管，专抓法轮功，我们不怕遭报应。”


他直接指挥并涉嫌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行动，曾在王立军手下担任警察的目击证人证实，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斩尽杀绝”，稍有良知的人都会谴责这种暴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在不相信善恶报应无神论的影响下，中共党文化培养出来的酷吏之多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


◆要命的“党妈妈”


但是在今年二月六日发生的戏剧性一幕，却足以让所有的人都开始思考，王立军是中共树立的所谓模范——“打黑英雄”，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是去找“党妈妈”，而是去找美国领事馆来保护自己，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王立军在走投无路之时起码明白了一点：这个政党保护不了他。


历史上也早有前车之鉴，武则天临朝时的酷吏周兴掌管刑狱，贪暴残酷，专以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害死了许多人。武则天把他利用完了，就派来俊臣收拾他。来俊臣请周兴吃饭后，问他：“囚犯如果硬是不认罪，你有什么好办法？”周兴回答：“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用炭火四面烧烤，把囚犯放进瓮中，他定会把什么事都吐出来！”来俊臣就叫人搬来大瓮，用炭火围住，然后对周兴说：“那好，我奉圣旨勘问老兄的罪行，请君入瓮吧。”周兴惶恐叩头，对所犯罪行，全部承招。


其实，邪恶基因俱全的中共是把所有的党员和服从它的人都视作工具和鹰犬的，需要的时候利用其作恶。谁不服从就会被树立成敌人残酷打击。因为标榜自己伟光正，所以恶行的罪名都要推给执行者，“狡兔死，走狗烹。”用完之后不是赶紧灭口，就是抛出去充当替罪羊。今天是王立军，很可能明天就是薄熙来、周永康。只要在这个邪党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打手的下场是恶者的报应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也许王立军们还是没有明白，那就是善恶终有报，任何人也无法逃脱。


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亚戈达，曾经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长达十五年。他帮助斯大林残忍地迫害政敌，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持续的党内清洗，号称是为了根除腐败。一九三六年，亚戈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


但是罪行慢慢地开始曝光，形势所迫，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把亚戈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锒铛入狱的亚戈达对探望他的人说：“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却给了我这些。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王立军是政治权斗的牺牲品，其实更是作恶者的报应。真正要自保，只有真心的忏悔，痛改前非，将邪恶公诸于众，以功方可补过。


◆退党才是万全之策 


朝代的更替是历史的必然、天灭中共倒台后，其犯下的罪是一定要清算的，对它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进行清算时，当政者将首当其冲。


现在共党内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尽量解脱身上的职务，尽快退下来。很多人赶紧出国，也是为了逃避将面对的厄运。


其实，国人当中从高层到百姓，有良知有智慧者大有人在，看看一亿一千多万退党大潮就可以知道。有些党政军高级官员看过《九评共产党》后，退党或者不再贪污腐败。


孔夫子有“危邦不入”的教诲，天象有“中国共产党亡”的奇石预警，赶快从这个因作恶而招致危险的组织中退出，才是自保的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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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张倍齐，1964年生，原籍青岛平度市，1990年迁到吉林省延吉市安图县从事建筑、装潢、个体经营等，担任过安图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1996年张倍齐和妻子刘美君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张倍齐戒掉了多年的烟酒，改掉了以前火爆的脾气；妻子刘美君身上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张倍齐和妻子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2010年2月27日张倍齐又一次被延吉国安特务在青岛老家绑架，遭酷刑逼供，之后被诬判七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下面是张倍齐写于2010年11月21日的控诉，从狱中辗转传出。 


我叫张倍齐，家住吉林省安图县，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我要控诉吉林省延吉市国保大队肖彬、徐晓峰、张文秀等人对我非法人身酷刑迫害，造成我现在大脑和腰腿疼痛难忍。 


2010年2月27日下午2点左右，我正在山东省平度市老家和多年未见面的老母亲和亲人闲谈，突然肖彬和几个身着便装的人闯进，把我拖进一辆面包车内，还恐吓我说：“别动、别喊，不然开枪打死你！”我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乱抓人？有证件吗？”一人上来赶紧把我的近视眼镜摘掉，拿出一个小本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完姓名之后他们说：抓的就是你。我反问：“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乱抓人？”他们说：“你是不是参加和龙市法院开庭？”我说：“是我，法院开庭公民参与是合法的，而且当时法院是允许听审的，我没有犯法。”他们说：“你承认就行了，因为你组织人冲击法庭，所以我们才从延吉赶来抓你。”


他们把我拉到平度市一办公楼内，从我身上搜走手机一部、电子书一个、银行卡一张、现金一千七百多元（至今没有归还）、身份证等物品。随后他们做了笔录，把我双手铐住押往平度市看守所，由于他们连打带吓，我的心脏疼痛难忍，看守所的值班人员让到医院开诊断，肖彬等人又把我拉到平度市医院做体检，当时由于我身体状况极差，他们怕看守所不收，偷偷跟医生说我是逃犯，医生以我不配合检查为由，简单的查了一下，草草的写了一份诊断，我又被送到了看守所，关押到8号监舍。 


8号监舍面积不足三十平米，关押70人左右，我被迫强制挤压在地上躺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牢头和犯人拖到监舍外边的厕所旁，外边下着小雪，天气寒冷，牢头和犯人连打带骂，言语肮脏。两个多小时后，看守所的值班管教上班，两个犯人把我架到办公室，我把情况如实反映，值班管教不但不惩处犯人，反而说我不听牢头的管理，又把我关押到7号监舍。 


第七天，延吉市国保大队徐晓峰和姓郑的等四人把我从平度市看守所带回延吉，又从新对我做了笔录口供，他们说：“你是组织头目，聚众冲击法庭。而且不允许给法轮功人员出庭辩护，这是上级指示，我们只有照办抓人，所以你就自认倒霉吧！”我被关押到延吉市看守所15号监舍，一姓金的警察负责，3月10号我又被转押到28号监舍，负责警察崔正浩。


3月17日下午3点左右，国保大队徐晓峰等十多人把我从看守所拉到延吉市烟集乡北侧一宾馆二楼房间内。他们事先把我的头用衣服盖住押到房间，把我的双手双脚铐在他们准备好的老虎凳上，腰部用粗钢棍在一头固定住，另一头用锁头锁住，致使整个身体一动也动不了。徐晓峰和姓郑的为组长，十多人分成两人一组，一组两个小时，一天二十四


小时对我轮


番进行酷刑


折磨，不允


许我闭眼。


四天三夜的


折磨，致使


我头脑昏迷


不醒他们往我身上浇凉水、开窗户冻我、用双手拽着我的头来回转、用拳头打我等，看我已经严重昏死过去，把我从老虎凳上卸下，我一头栽到地上，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假材料拿来，趁我昏迷之际强行按上手印，这份假材料就变成了他们想要的。 


他们把我拉到看守所，看守所值班警察看我伤势严重不接收，他们又把我拉回医院从新做检查，带着医院的证明，把我又送回看守所。管教崔正浩找来两名犯人把我架回监舍。 


延吉市国保大队对我采用非法的酷刑迫害，致使我双腿瘫痪，无法站立行走，我在监舍休养半个多月才有所知觉，几个月之后渐渐好转，但遗留症状一直不见好转，大脑疼痛难忍，有时疼的昏迷过去，腰腿时常麻木疼痛…… 然而市检、法院根据延吉国保的假材料，对我非法判刑七年，这是强加于我的诬判! 


我要求各级领导尽快查清此事，还我公道，还我自由，还我人身不受伤害……同时追究延吉国保大队肖彬、徐晓峰、姓郑等人的法律责任，


对我进行赔偿。我会通过各种途径申诉控告，立刻无条件释放我！还我人身自由和一个健康的身体！◇














中共的罪恶超过了


人类良知的底线


中共是一个做恶没有底线的犯罪集团。它当年在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的时候，不但不予救济，反而派出军队封锁道路，禁止百姓逃荒要饭，致使3000多万人活活饿死；在天安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用坦克的履带、毒气弹、开花弹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然后把仍有心跳和呼吸的法轮功学员推入焚尸炉烧死。


对于这个党来说，残忍嗜血、天良丧尽。从隐瞒萨斯病（SARS，即“非典”）到隐瞒四川大地震的预测不报，民众的死活从来就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任何苦难都无法唤醒这个本来就没有良知的邪党。◇























